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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都是单线联系，互相之间不能横向交

流。尽管我们班上从表现看，有几个人可

能是党员，但是不允许横向联系，这次终

于横向沟通了，因而印象非常深刻。

解放初期，地下党曾经在北京大学四

院，就是现在新文化街那儿，开了一个全

北平市的地下党员大会，那整个楼上下，

整个大礼堂有千把人吧，大家在一起相

聚，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北平市解放以后，一面组织同学们学

习了形势政策，一面就派我们到城里来进

行宣传。我当时是负责朝阳区（那个时候

叫三区）的宣传工作，重点是到各个中

学对师生进行宣传和教育。经过这段工作

我觉得自己也受到比较全面的锻炼。到了

1949年暑假，全市又组织了学校党员的

“党训班”，把党员集中起来培训，但是

这一次没有让我去参加培训，而把我调到

了北京市总工会，做工人的文教工作，宣

传社会发展史、劳动创造世界等，我负责

城区内的工厂如兵工厂、被服厂、电车公

司、印刷厂等，还有环卫工人。在这段时

间跟工人有比较多的接触，特别是当时我

跟两个厂的关系比较好，一个是电车公

司，一个是白纸坊的印刷厂，即今人民印

刷厂。在这些厂里面有工人地下党，我们

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效果就比较好。我以

为当时可能要调到北京市工会工作了，但

是到了下一个学期暑假开学以后，市委规

定，所有学理工的学生还是回到大学念

书，因为解放了我们管理工业、建设需要

学理工的人才，学习文法的就留下来在各

个岗位做市政建设工作了。这样我又回到

了清华。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水利系1961届毕

业已经快五十个年头了。1956年夏，当我

提着行装进入二校门，在教学楼、大礼

堂、清华学堂附近展现的各种大幅标语，

至今仍历历在目。其中那条“为祖国健康

地工作五十年”始终激励着我。今天，

我可以响亮地说：“我做到了！”遵循

母校的教育和培养，我经历了一个有价

值的人生。

我出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

年，亲身经历了抗战从节节败退转为最后

的胜利，从国民党日益腐败到旧中国的瓦

解，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百废待兴到改革

开放以来，国家欣欣向荣日益强盛这一段

段历史进程。1955年，我国进行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时候，黄河流域规划经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即现国务院）批准，公布于

世了，它给黄河描绘出了一幅美丽的远

景。多灾多难的黄河将变成几十个梯级电

站，一串串人工湖泊，从源头到出海口，

在五千多公里长的河道中温顺地、静静地

流淌着，将为两岸人民带来巨大的效益。

进入高三，在考虑今后志愿的我被陶醉

了，在作文《我的志愿》中，我表达了为

我 的 江 河 情
○吴  熹（1961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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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事业奋斗终生的志向。我的

语文一向并不优异，但真挚热烈

的情感，奔放豪迈的肺腑之言，

使我这篇作文第一次被老师在班

上朗读。带着这种激情，我从上

海市上海中学以第一志愿考入了

清华水利系，从此开始了我一生

的事业道路。

那时候，清华和国内工科大

学一样很偏重实践。在校的五年半

中，细想一下，在校内外实践、劳

动的时间占了近3年。我参加了京

郊王家园过水土坝从设计、科研、施工到

原型观测的全部过程，建成了应该是我国

最高的（38米）过水土坝水利枢纽。我参

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白天凭着年

轻人的好胜心，一次挑着四大筐的土和大

家比赛；晚上，大家像罐头中的沙丁鱼一

样挤在帐篷中休息。我也曾参加了密云水

库生产劳动，在壤土斜墙坝面上当过几个

月的施工员。当然，还有正常的认识实

习、测量实习、毕业实习等。现在也许有

人会认为大学生去干那些事，值吗？但这

些却让我学会了以后对无论多么简单的工

作，在任何平凡的岗位上，都去亲身实

践、积累经验，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962年初，五年半的大学生活结束

了。那时，我国仍处在三年困难时期，许

多同学被分配到了各省、市地方基层单

位，我幸运地到了专事黄河中、上游水电

工程设计的部属单位西北勘测设计院。虽

然西北贫困、落后、生活条件差，但这是

我向往的事业所在。可是，谁又会想到，

西北院要人，但院部所在的兰州却报不上

粮户关系，没饭吃。于是，我和院里其他

三四十位勘测设计人员直奔新疆“以工求

食”，替新疆水利厅工作，换取粮食定

量。新疆水利厅根据他们的需求把我们层

层向下分，我被分到南疆阿克苏地区库车

县渭干河水管处的龙口配水站。

这个实现我事业理想的第一站究竟是

什么样呢？龙口配水站在距最近村庄6公

里的戈壁滩上，这个站由一个维吾尔族站

长、三个汉族技术人员和十几个“盲流”

（因三年经济困难，由关里盲目流动到新

疆的汉族人）工人组成，负责将渭干河的

水分给库车、新和、沙雅三县的十条干

渠，这对以融雪水灌溉为主的新疆农业是

十分重要的部门，人们称我们为“龙王

爷”。但所采用的原始、落后的方法却让

人吃惊：视需要投放浮标测速，估算各渠

道的流量，用增加和减少各渠道简易进流

闸口的沙枣树捆来调节分水流量。要随遇

而安倒很简单，不动脑筋照做就是，但多

年的学校教育让我感到，我得为当地人民

做点什么。于是，我用所学河道水力学知

识估算了各渠道的分水关系，选择了合适

的测流控制断面，亲自操作仪器，指导并

1999年3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到小浪底
工地视察，吴熹（前左1）汇报大坝填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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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大家下水为每条渠道测断面，立水

尺，用8号铅丝和木板在每个测流断面架

起了甚至可随风晃动的简易吊桥；开始用

买来的流速仪定期测流。经过了一个水文

年的观测，当我一年后离开时已建立起了

十条干渠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分水工作

变得方便而科学了。就是这样，毕业后我

第一次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随着全国形势好转，1962年底我回到

了兰州院本部，开始了水工设计工作。

1965年底以前的三年，我承担黄河盐锅峡

水电站的尾工和缺陷处理设计，来回奔忙

于兰州和盐锅峡工地。也曾担任过灌溉引

水钢管现场设计负责人。在承担消力池蚀

损处理设计和试验研究期间，开始了我第

一篇学术论文的撰写。1966年新年开始，

我与西北院几十位年轻的设计人员背着铺

盖，响应国家初步设计下现场的号召，带

着图板来到了甘肃南部白龙江畔的碧口

镇，开始了碧口水电站水利枢纽的设计。

就这样，直到1979年底，在碧口水电站整

整14年中，顶着“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知

识分子的偏见和政治压力，我们和勘探

队、施工单位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没

日没夜埋头苦干，从选坝、设计、施工到

原型试验，建起了有当时国内最高土石坝

的水电站枢纽。回忆我从青年到壮年的这

一段经历，在那种历史环境下，能为我国

水电建设事业尽一份力，虽苦犹乐。我

想，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吧。

随着改革开放，国家经济的飞速发

展，从建国以来一直未停滞的黄河中上游

水电站的建设也加快了步伐。1982年，开

始了黄河流域最大的、有250米高双曲薄

拱坝的拉西瓦水电站工程的勘测设计工

作，我担任了设计总工程师，在黄河上游

日夜奔波、操劳。1986年提出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获得了上级给予的优秀可行性研究

设计奖励。1991年我被任命为院副总工程

师兼拉西瓦设总，并担任国家八五重点科

技攻关高拱坝课题中两个专题的负责人。

在那十余年中，我广泛接触国内从事水电

科技的各知名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当然

包括母校），在设计和科研实践中专业知

识大有长进。我一生中在各种专业杂志上

发表29篇学术论文，给19位毕业生（9位

博士研究生，7位硕士研究生，3位双学位

学士生）所作的毕业论文指导和评审，也

大多是在这时段内完成的。

随着我国水电建设事业的进展和工作

需要，我被派往黄河下游治理的控制性工

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担任“大坝

标工程师代表”，按FIDIC条款是执行施

工监理的工程总监。1994年五四青年节

那天，我带着我院第一批老中青相结合

的34位设计人员，唱着五六十年代流行

的勘探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

我们的红旗……”从黄河上游来到了黄河

下游，开始了一项我们完全陌生的挑战性

的工作。

小浪底是一项水利工程，它有当时我

国最高的土石坝（160米），它担负着黄

河下游减淤、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

综合利用任务，它也是我国用世界银行贷

款、主体土建工程全面采用国际招标、都

是由外国知名承包商承建的两个水电工

程之一（另一个是四川雅砻江的二滩工

程）。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显而易见

的，我们面对的是国际上知名的意大利英

波吉罗公司，而我们是第一次承担施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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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第一次接触外国承包商，我也只

有解放前教会学校小学的英语水平。但凭

着实现献身祖国水电建设事业的满腔热

情，我用一年多每天攻读四五小时英语的

努力，实现了能与外国承包商和特咨团对

话、交流、直接沟通。在7年多的施工过

程中，凭着母校教育给我的自强和自信，

凭着多年水电工程实践的历练，我带领着

我院参加大坝标监理的全体设计人员，坚

持FIDIC条款和合同赋予的权利和责任，

夜以继日，努力开拓，尽心尽力地工作。

我们不断听到来自业主、外国承包商、上

级领导和中外专家组对我们的赞扬，出色

地完成了任务：大坝工程比合同计划提前

13个月完建，“小浪底主坝已建成为一个

令人满意的质量水平”（世行特咨团第九

次报告）；总投资控制十分良好，为变

更、索赔预备的费用仅支付了37.45%；等

等。不仅如此，通过工程实践为国家培养

了一大批高素质的青年施工管理骨干。我

实现了1994年到达工地时，在业主为我们

举行的欢迎晚会上的誓言：“要让世界知

名承包商看到，他们所面对的中国工程师

也是一流的！”这是我人生中一段最值得

回忆的经历。

1998年汛期，长江发生特大洪水，九

江段大堤发生了长江干流历史上第一次决

口。根据总理指示，国家防总和水利部在

决口现场成立了抗洪堵口技术专家组。8

月10日，电话打到小浪底，紧急抽调我等

3人。接命令后2小时我们乘车沿被暴雨洪

水冲得七坑八凹的国道，昼夜兼程，经27

小时颠簸到了决口现场。在抗洪第一线的

三天三夜，我们实地察看、计算绘图，研

究讨论，累计休息时间不到5小时。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我提出了关键

性的建议和方案。决口闭气，原方案是用

土工布形成一道防渗幕，虽简便，但经潜

水员检查，决口处原冲倒的混凝土墙，堵

口用的钢筋笼、碎石、沙土等杂物堆积，

参差不齐的实情说明此方案不符合实际，

用土工布既不易实施，更有被撕破的可

能。我建议的闭气方案得到了指挥部的认

可：先沿用钢木土石组合体形成的决口

封堵堤倒沙子减小渗漏水速

度，再大量倒入散粘土，利

用土有孔就钻的特性封堵细

小的孔洞。经现场实施证明

方案是切实可行的，大堤决

口被封堵得滴水不漏。我很

高兴能为长江的安澜尽了一

份力。由于预报次年大洪水

有从长江、松花江向黄河中

下游转移的可能，小浪底工

程安全度汛、提高蓄洪能力

受到了国人瞩目。1999年上

半年，国家主要领导人先后
小浪底工程截流合拢后，吴熹（前排右4）陪同清华大学张

光斗先生（前排左5）察看现场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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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我携同老伴去上海参观

世博会。刚一踏上上海的土地，即刻涌上

我心头的就是倪天增！掐指一算，他先我

们而去已有18个年头了。倪天啊倪天，你

今日如果还在该多好！

1992年末，一封同学的新年贺卡带来

一个让我非常惊愕的消息：倪天在北京突

发心肌梗塞逝世！一下子我好似被打了一

闷棍，颤抖的手令卡都掉到了地上，好久

都缓不过来。

倪天啊倪天，你才50刚出头，怎么就

走了呢？你年轻有为，担任上海市副市

长9年，上海市民称你为“平民市长”，

“风雨市长”；朱镕基赞你为“市民的公

仆”；你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为上海的

市政建设费尽心机，操劳过度。倪天啊，

上海人民还需要你，我们的国家也需要你

呀！还有，咱俩的承诺都还没兑现你就走

了，走得这么早、这么急！

在清华读书时，朱学锷、倪天增和我

都是校田径代表队队员，小朱是短跑组

的，我和倪天是跨栏的。由于我和小朱是

动力系同班同学，倪天虽是建筑系，但我

们却同届，再加上机械系高班的钱匡，我

们四人性情相投，天天都在运动场上一起

流汗，互相切磋，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我在《清华校友通讯》复42期上曾发

表一篇《过去了四十个春秋》中，叙谈了

我与倪天增有个承诺
○杜  敏（1961动力）

杜敏学长与夫人同游世博

视察了小浪底工程，我有幸在小浪底大坝

上向他们做了汛前抢工的汇报。那些难得

的瞬间和留影成为我人生价值的见证和一

生中最宝贵的珍藏。

进入21世纪，我们迎来了中国水电开

发的第二个春天，水电站的建设在我国广

大的西部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开发力

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也让我这个已退

休的清华学子的江河情得到进一步延伸。

10年来，我参加了许多大型工程的咨询和

审查，特别是高土石坝工程。在澜沧江、

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等大江大河上近

200~314.7米的高土石坝工地上都留下了

我的足迹。

这就是在毕业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

我向母校汇报的我的江河情，我有价值的

人生！        

 2010年8月1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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